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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简 介

《三侠五义》的故事可分为两大部分。前半部主要写众

侠客协助包拯,审案平冤,除暴安良,以及与奸臣庞太师进

行斗争;后半部则描写侠客义士之间的纠葛,以及他们帮助

颜查散剪除襄阳王的党羽。从本质上讲,小说反映的善与

恶、忠与奸的斗争,并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,仍是试图

维护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和统治阶级的利益,但是,通过这些

斗争,作品对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面给予有力的揭露和猛

烈的抨击,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症候,是有一定

帮助的。

《三侠五义》中最突出、最精彩的是大量的“侠义”描写。

小说对“侠”的认识十分清醒。在结构安排上,作者也善于

编织故事。整部书大关目包含小关目,若干小故事构成一

个大情节,曲曲折折,环环相扣,悬念迭起,优线四布,眉目

清楚,十分紧凑,鲜明地体现出说书艺术的情节结构特点。

《三侠五义》的语言有形象性、绘声绘色,有平话习气,

通俗易懂,生动逼真,保留着说唱语言的特色。在武技描写

上比《水浒传》又进了一层,不再是只突出“力”和“勇”,而是

重在“轻”和“快”,着眼点放在飞檐走壁的轻功和百步取人

的暗器上,袖箭、飞刀、石子、神弹、各显奇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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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八回  
锦毛鼠龙楼封护卫

邓九如饭店遇恩星

且说白玉堂听蒋平之言,猛然省悟,道:“是呀 ! 亏得四哥

提拨,不然我白玉堂岂不成了叛逆了么 ? 展兄快拿刑具来。”

展爷道:“暂且屈尊五弟。”吩咐伴当:“快拿刑具来 !”不多时,

不但刑具拿来,连罪衣罪裙俱有。立刻将白玉堂打扮起来。

此时卢方同着众人,连王、马、张、赵俱随在后面。展爷先到书

房,掀起帘栊,进内回禀。

不多时,李才打起帘子,口中说道:“相爷请白义士。”只一

句弄得白玉堂欲前不前,要退难退,心中反倒不得主意。只见

卢方在那边打手式,叫他屈膝。他便来到帘前,屈膝肘进,口

内低低说道:“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条,恳祈相爷笔下超生。”说

罢,匍匐在地。包公笑容满面,道:“五义士不要如此,本阁自

有保本。”回头吩咐展爷去了刑具,换了衣服,看座。白玉堂哪

里肯坐。包相把白玉堂仔细一看,不由地满心欢喜 ! 白玉堂

看了包相,不觉地凛然敬畏。包相却将梗概略为盘诘。白玉

堂再无推诿,满口应承。包相点了点头,道:“圣上屡屡问本阁

要五义士者,并非有意加罪,却是求贤若渴之意。五义士只管

放心。明日本阁保奏,必有好处。”外面卢方等听了,连忙进

来,一齐跪倒。白玉堂早已跪下。卢方道:“卑职等仰赖相爷

的鸿慈,明日圣上倘不见怪,实属万幸;如若加罪时,卢方等情

愿纳还职衔以赎弟罪,从此作个安善良民,再也不敢妄为了。”

包公笑道:“卢校尉不要如此,全在本阁身上,包管五义士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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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。你等不知圣上此时励精图治,惟恐野有遗贤,时常的训示

本阁,叫细细访查贤豪俊义,焉有见怪之理。只要你等以后与

国家出力报效,不负圣恩就是了。”说罢,吩咐众人起来。又对

展爷道:“展护卫与公孙主簿,你二人替本阁好好看待五义

士。”展爷与公孙先生一一领命,同定众人,退了出来。

到了公厅之内,大家就座。只听蒋爷说道:“五弟,你看相

爷如何 ?”白玉堂道:“好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 !”蒋爷笑道:“你

也知是恩相了。可见大哥堪称是我的兄长,眼力不差,说个

‘知遇之恩’诚不愧也。”几句说话得个白玉堂脸红过耳,瞅了

蒋平一眼,再也不言语了。旁边公孙先生知道蒋爷打趣白玉

堂,惟恐白玉堂年幼脸急,连忙说道:“今日我等虽奉相谕款待

五弟,又算是我与五弟预为贺喜。候明日保奏下来,我们还要

吃五弟喜酒呢。”白玉堂道:“只恐小弟命小福薄,无福消受皇

恩。倘能无事,弟也当备酒与众位兄长酬劳。”徐庆道:“不必

套话,大家也该喝一杯了。”赵虎道:“我刚要说,三哥说了。还

是三哥爽快。”回头叫伴当,快快摆桌子端酒席。

登时进来几个伴当,调开桌椅,安放杯箸。展爷与公孙先

生还要让白玉堂上坐,却是马汉、王朝二人拦住,说:“住了,卢

大哥在此,五弟焉肯上坐。依弟等愚见,莫若还是卢大哥的首

座,其下挨次而坐,倒觉爽快。”徐庆道:“好 ! 还是王、马二兄

吩咐的是。我是挨着赵四弟一处坐。”赵虎道:“三哥,咱两个

就在这边坐,不要管他们。来,来,来,且喝一杯。”说罢,一个

提壶,一个执盏,二人就对喝起来。众人见他二人如此,不觉

大笑,也不谦让了,彼此就座,饮酒畅谈,无不倾心。

及至酒饭已毕,公孙策便回至自己屋内写保奏摺底,开首

先叙展护卫一人前往陷空岛,拿获白玉堂,皆是展昭之功;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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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白玉堂所作之事虽暗昧小巧之行,却是光明正大之事,仰恳

天恩,赦宥封职,广开进贤之门等语。请示包相看了,缮写清

楚,预备明日五鼓,谨呈御览。

至次日,包公派展爷、卢大爷、王爷、马爷随同白玉堂入

朝。白五爷依然是罪衣罪裙,预备召见。到了朝房,包相进内

递折。仁宗看了,龙心大悦,立刻召见包相。包相又密密保奏

一番。天子即传旨,派老伴当陈林晓示白玉堂,不必罪衣罪

裙,只要平人服色带领引见。陈公公念他杀害郭安,有暗救自

己之恩,见了白玉堂,又致谢了一番,然后明发上谕,叫白玉堂

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,更显得少年英俊。及至天子临朝,陈公

公将白玉堂领至丹墀之上。仁宗见白玉堂一表人物,再想起

他所作之事,真有人所不能的本领,人所不能的胆量,圣心欢

喜非常,就依着包卿的密奏,立刻传旨:“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

卫之职。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,即着白玉堂补授,与展昭同在

开封府供职,以为辅弼。”白玉堂到了此时,心平气和,惟有俯

首谢恩。下了丹墀,见了众人,大家道喜,惟卢方更觉欢喜。

至散朝之后,随到开封府。此时早有报录之人报到,大家

俱知白五爷得了护卫,无不快乐。白玉堂换了服色,展爷带到

书房,与相爷行参。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,仍叫公孙先生替

白护卫具谢恩摺子,预备明早入朝代奏谢恩。一切事宜完毕。

白玉堂果然设了丰盛酒席,酬谢知己。这一日群雄豪聚;

上面是卢方,左有公孙先生,右有展爷,这壁厢王、马、张,那壁

厢赵、徐、蒋,白玉堂却在下面相陪。大家开怀畅饮,独有卢爷

有些愀然不乐之状。王朝道:“卢大哥,今日兄弟相聚,而且五

弟封职,理当快乐,为何大哥郁郁不乐呢 ?”蒋爷道:“大哥不

乐,小弟知道。”马汉道:“四弟,大哥端的为着何事 ?”蒋平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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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二哥,你不晓得。我弟兄原是五人,如今四个人俱各受职,惟

有我二哥不在座中,大哥焉有不想念的呢 ?”蒋平这里说着,谁

知卢爷那里早已落下泪来,白玉堂便低下头去了。众人见此

光景,登时的都默默无言。半晌,只听蒋平叹道:“大哥不用为

难,此事原是小弟做的,我明日便找二哥去如何 ?”白玉堂忙插

言道:“小弟与四哥同去。”卢方道:“这倒不消。你乃新受皇

恩,不可远出。况且找你二哥,又不是私访缉捕,要去多人何

用 ? 只你四哥一人足矣。”白玉堂说:“就依大哥吩咐。”公孙先

生与展爷又用言语劝慰了一番,卢方才把愁眉展放。大家豁

拳行令,快乐非常。到了次日,蒋平回明相爷去找韩彰,自己

却扮了个道士行装,仍奔丹凤岭翠云峰而来。

且说韩彰自扫墓之后,打听得蒋平等由平县已经起身,他

便离了灵佑寺径奔杭州而来,意欲游赏西湖。一日,来到仁和

县,天气已晚,便在镇店找了客寓住了。吃毕晚饭后,刚要歇

息,忽听隔壁房中有小孩啼哭之声,又有个山西人唠哩唠叨,

不知说什么,心中委决不下。只得出房来到这边,悄悄张望,

见那山西人左一掌、右一掌,打那小孩子,叫那小孩子叫他父

亲,偏偏的那小孩却又不肯。韩二爷看了,心中纳闷,又见那

小孩子捱打可怜,不由地迈步上前,劝道:“朋友,这是为何 ?

他一个小孩子家,如何禁得住你打呢 ?”那山西人道:“克(客)

官,你不晓得。这怀(坏)小娃娃是哦(我)前途花了五两银子

买来作干儿的。一炉(路)上哄着他迟(吃),哄着他哈(喝),他

总叫哦大收(叔)。哦就说他:‘你不要叫哦大收,你叫哦乐子。

大收与乐子没有什么坟(分)别。’可奈这娃娃到了店里,他不

但不叫哦乐子,连大收也不叫了。”韩爷听了,不由地要笑。又

见那小孩子眉目清秀,瞅着韩爷,颇有望救之意。韩爷更觉不

—4—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卷
 
二
一



忍,连忙说道:“人生各有缘分。我看这小孩子,很爱惜他。你

要将他转卖于我,我便将原价奉还。”那山西人道:“既如此,微

赠些利息,哦便卖给克官。”韩二爷道:“这也有限之事。”即向

兜肚内摸出五六两一锭,额外又有一块不足二两,托于掌上,

道:“这是五两一锭,添上这块算作利息,你道如何 ?”那山西人

看着银子眼中出火,道:“求(就)是折(这)样罢 ! 哦没有娃娃

赘累,哦还要赶炉呢。咱们仍蝇(人银)两交,各无反悔。”说

罢,他将小孩子领过来交与韩爷,韩爷却将银子递过。这山西

人接银在手,头也不回,扬长出店去了。

韩爷反生疑忌。只听小孩子道:“真便宜他,也难为他。”

韩爷问道:“此话怎讲 ?”小孩子道:“请问伯伯,住于何处 ?”韩

爷道:“就在隔壁房内。”小孩子道:“既如此,请到那边再为细

述。”韩爷见小孩子说话灵变,满心欢喜,携着手来到自己屋

内,先问他吃什么。小孩子道:“前途已然用过,不吃什么了。”

韩爷又给他斟了半盏茶,叫他喝了,方慢慢问道:“你姓甚名

谁 ? 家住哪里 ? 因何卖与山西人为子 ?”小孩未语先流泪,道:

“伯伯听禀,我姓邓名叫九如,在平县邓家洼居住。只因父亲

丧后,我与母亲娘儿两个度日。我有一个二舅名叫武平安,为

人甚属不端。一日,背负一人寄居我们家中,说是他的仇人,

要与我大舅活活祭灵。不想此人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儿,我

母亲私行将他释放,叫我找我二舅去,趁空儿我母亲就悬梁自

尽了。”说至此,痛哭起来。韩爷闻听,亦觉惨然,将他劝慰多

时,又问以后的情节。邓九如道:“只因我二舅所作之事无法

无天,况我们又在山环居住,也不报官,便用棺材盛殓,于次日

烦了几个无赖之人帮着,抬在山洼掩埋。是我一时思念母亲

死的苦情,向我二舅啼哭。谁知我二舅不加怜悯,反生怨恨,

—5—

三侠五义(下)

卷
 
二
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将我踢打一顿。我就气闷在地,不知魂归何处。不料后来苏

醒过来,觉得在人身上,就是方才那个山西人。一路上多亏他

照应吃喝,来到此店,这是难为他。所便宜他的缘故,他何尝

花费五两银子,他不过在山洼将我捡来,折磨我叫他父亲,也

不过是转卖之意。幸亏伯伯搭救,白白地叫他诈去银两。”韩

爷听了,方知此子就是邓九如,见他伶俐非常,不由地满心欢

喜,又是叹息。当初在灵佑寺居住时,听得不甚的确,如今听

九如一说,心内方才明白。只见九如问道:“请问伯伯贵姓 ?

因何到旅店之中 ? 却要往何处去 ?”韩爷道:“我姓韩名彰,要

往杭州,有些公干。只是道路上带你不便,待我明日将你安置

个妥当地方,候我回来,再带你上东京便了。”九如道:“但凭韩

伯伯处置。使小侄不至漂泊,那便是伯伯再生之德了。”说罢,

流下泪来。韩爷听了,好生不忍,道:“贤侄放心,休要忧虑。”

又安慰了好些言语,哄着他睡了,自己也便和衣而卧。

到次日天明,算还了饭钱,出了店门。惟恐九如小孩子家

吃惯点心,便向街头看了看,见路西有个汤圆铺,携了九如,来

到铺内,拣了个座头坐了,道:“盛一碗汤圆来。”只见有个老者

端了一碗汤圆,外有四碟点心,无非是糖耳朵、蜜麻花、蜂糕等

类,放在桌上,手持空盘,却不动身,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九

如,半晌,叹了一口气,眼中几乎落下泪来。韩二爷见此光景,

不由地问道:“你这老儿为何瞅着我侄儿 ? 难道你认得他么 ?”

那老者道:“小老儿认却不认得,只是这位相公有些厮像⋯⋯”

韩爷道:“他像谁 ?”那老儿却不言语,眼泪早已滴下。韩爷更

觉犯疑,连忙道:“他到底像谁 ? 何不说来 ?”那老者拭了泪,

道:“军官爷若不怪时,小老儿便说了。只因小老儿半生乏嗣,

好容易生了一子,活到六岁上。不幸老伴死了,撂下此子,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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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娘也就呜呼哀哉了。今日看见小相公的面庞儿颇颇的像我

那⋯⋯”说到这里,却又咽住不言语了。韩爷听了,暗暗忖度

道:“我看此老颇觉诚实,而且老来思子;若九如留在此间,他

必加倍疼爱小孩子,断不至于受苦。”想罢,便道:“老丈,你贵

姓 ?”那老者道:“小老儿姓张,乃嘉兴府人氏,在此开汤圆铺多

年。铺中也无多人,只有个伙计看火,所有座头俱是小老儿自

己张罗。”韩爷道:“原来如此。我告诉你,他姓邓名叫九如,乃

是我侄儿。只因目下我到杭州有些公干,带着他行路甚属不

便,我意欲将这侄儿寄居在此,老丈你可愿意么 ?”张老儿听

了,眉开目笑,道:“军官爷既有公事,请将小相公留居在此。

只管放心,小老儿是会看承的。”韩爷又问九如道:“侄儿,你的

意下如何 ? 我到了杭州,完了公事,即便前来接你。”九如道:

“伯伯既有此意,就是这样罢,又何必问我呢 ?”韩爷听了,知他

愿意,又见老者欢喜无限。真是两下情愿,事最好办。韩爷也

想不到如此的爽快,回手在兜肚内掏出五两一锭银子来,递与

老者:“老丈,这是些须薄礼,聊算我侄儿的茶饭之资,请收了

罢。”张老者哪里肯受。

不知说些什么话来,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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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回  
倪生偿银包兴进县

金令赠马九如来京

且说张老见韩爷给了一锭银子,连忙道:“军官爷,太多心

了。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费无几,何用许多银两呢。如怕小相

公受屈,留下些须银两也就够了。”韩爷道:“老丈不要推辞,推

辞便是嫌轻了。”张老道:“既如此说,小老儿从命。”连忙将银

接过。韩爷又说道:“我这侄儿烦老丈务要分心的。”又对九如

道:“侄儿耐性在此,我完了公事即便回来。”九如道:“伯父只

管放心料理公事,我在此与张老伯盘桓,是不妨事的。”韩爷见

九如居然大方,全无小孩子情态。不但韩二爷放心,而且张老

者听见邓九如称他为张老伯,乐得他心花俱开,连称:“不敢,

不敢 ! 军官爷只管放心,小相公交付小老儿,理当分心,不劳

吩咐的。”韩二爷执了执手,邓九如又打了一恭。韩爷便出了

汤圆铺,回头屡屡,颇有不舍之意。从此韩二爷直奔杭州,邓

九如便在汤圆铺安身,不表。

且说包兴自奉相谕送方善与玉芝小姐到合肥县小包村,

诸事已毕,在太老爷太夫人前请安叩辞,赏银五十两;又在大

老爷大夫人前请安禀辞,也赏了三十两;然后又替二老爷二夫

人请安禀辞,无奈何,赏了五两银子。又到宁老先生处禀了

辞,便吩咐伴当,扣备鞍马,牢拴行李,出了合肥县,迤逦行来。

一日,路过一庄,但见树木丛杂,房屋高大,极其凶险,包兴暗

暗想道:“此是何等样人家,竟有如此的楼阁大厦 ? 又非世胄,

又非乡宦,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?”正在思索,不提防“咕咚”的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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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枪。坐下马是极怕响的,“唿”的一声往前一窜。包兴也

未防备,身不由己,掉下马来。那马咆哮着,跑入庄中去了。

幸喜包兴却未跌着,伴当连忙下马搀扶。包兴道:“不妨事,并

未跌着。你快进庄去将马追来,我在此看守行李。”伴当领命,

进庄去了。

不多时,气吁吁跑了回来,道:“了不得,了不得 ! 好利害 !

世间竟有如此不讲理的。”包兴问道:“怎么样了 ?”伴当道:“小

人追入庄中,见一人肩上担着一杆枪,拉着咱的马。小人上前

讨取,他将眼一瞪,道:‘你这斯如此的可恶 ! 俺打的好好树头

鸟,被你的马来,将俺的树头鸟俱各惊飞了,你还敢来要马 !

如若要马时,须要还俺满树的鸟儿,让俺打得尽了,那时方还

你的马。’小人打量他取笑儿,向前陪礼央告,道:‘此马乃我主

人所乘,只因闻枪怕响,所以惊窜起来,将我主人闪落,跑入贵

庄。爷上休要取笑,尚乞赐还,是恳 !’谁知那人道:‘什么恳不

恳,俺全不管。你打听打听,俺太岁庄有空过的么 ? 你去回复

你主人,如要此马,叫他拿五十两银子来此取赎。’说罢,他就

将马拉进去。想世间哪有如此不说理的呢 ?”包兴听了,也觉

可气,便问:“此处系何处所辖 ?”伴当道:“小人不知。”包兴道:

“打听明白了,再作道理。”说罢,伴当牵了行李马匹先行,包兴

慢慢在后步行。走不多路,伴当复道:“小人才已问明,此处乃

仁和县地面,离衙有四里之遥。县官姓金名必正。”

你道县官是谁 ? 他便是颜查散的好友,自服阕之后归部

铨选,选了此处的知县。他已曾查访此处有此等恶霸,屡屡要

剪除他,无奈吏役舞弊欺瞒,尚未发觉。不想包兴今日为失马

特特地要拜会他。

且说包兴暂时骑了伴当所乘之马,叫伴当牵着马垛子,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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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慢慢来到县衙相见。果然走了三里来路,便到市镇之上,虽

不繁华,却也热闹。只见路东巷内路南,便是县衙。包兴一伸

马进巷口,到了衙前下马。早有该值的差役,见有人在县前下

马,迎将上去,说了几句。只听那差役唤号里接马,恭恭敬敬

将包兴让进,暂在科房略坐,急速进内回禀。不多时,请至书

房相见。

只见那位县官有三旬年纪,见了包兴,先述未得迎接之

罪,然后彼此就座。献茶已毕,包兴便将路过太岁庄将马遗

失、本庄勒�!不还的话,说了一遍。金令听了,先陪罪道:“本

县接任未久,地方竟有如此恶霸,欺侮上差,实乃下官之罪。”

说罢,一揖。包兴还礼。金公急忙唤书吏,派马快前去要马。

书吏答应,下来。金公却与包兴提起颜查散是他好友。包兴

道:“原来如此。颜相公乃是相爷得意门生,此时虽居翰苑,大

约不久说要提升。”金相公又要托包兴寄信一封,包兴一一应

允。

正说话间,只见书吏去不多时,复又转来,悄悄地请老爷

说话。金公只得暂且告罪失陪。不多时,金爷回来,不等包兴

再问,便开口道:“我已派人去了。诚恐到了那里,有些耽搁,

贻误公事,下官实实吃罪不起。如今已吩咐,将下官自己乘用

之马备来,上差暂骑了去。俟将尊骑要来,下官再派人送去。”

说罢,只见差役已将马拉进来,请包兴看视。包兴见此马比自

己骑的马胜强百倍,而且鞍罵鲜明,便道:“既承贵县美意,实

不敢辞。只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容留恶霸,恐于太爷官声是

不相宜的。”金令听了,连连称“是”,道:“多承指教,下官必设

法处治。恳求上差到了开封,在相爷跟前代下官善为说辞。”

包兴满口应承。又见差役进来,回道:“跟老爷的伴当牵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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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垛子,现在衙外。”包兴立起身来,辞了金公。差役将马牵至

二堂之上。金令送至仪门,包兴拦住,不许外送。

到了二堂之上,包兴伴当接过马来,出了县衙,便乘上马。

后面伴当拉着垛子。刚出巷口,伴当赶上一步,回道:“此处极

热闹的镇店。从清早直到此时,爷还不饿么 ?”包兴道:“我也

有些心里发空,咱们就在此找个饭铺打尖罢。”伴当道:“往北

去路西里,会仙楼是好的。”包兴道:“既如此,咱们就到那里

去。”

不一时,到了酒楼门前。包兴下马,伴当接过去拴好。伴

当却不上楼,就在门前走桌上吃饭。包兴独步登楼,一看见当

门一张桌空闲,便坐在那里。抬头看时,见那边靠窗,有二人

坐在那里,另具一番英雄气概,一个是碧睛紫髯,一个是少年

英俊,真是气度不凡,令人好生羡慕。

你道此二人是谁 ? 那碧睛紫髯的,便是北侠,复姓欧阳名

春,因是紫巍巍一部长须,人人皆称他为“紫髯伯”。那少年英

俊的,便是双侠的大官人丁兆兰,奉母命与南侠展爷修理房

屋,以为来春毕婚。丁大官人与北侠原是素来闻名,未曾见面

的朋友,不期途中相遇,今约在酒楼吃酒。

包兴看了。堂官过来问了酒菜,传下去了。又见上来了

主仆二人,相公有二十年纪,老仆却有五旬上下,与那二人对

面坐了。因行路难以拘礼,也就叫老仆打横儿坐了。不多时,

堂官端上酒来,包兴慢慢地消饮。

忽听楼梯声响,上来一人,携着一个小儿。却见小儿眼泪

汪汪,那汉子怒气昂昂,就在包兴坐的座头斜对面坐了。小儿

也不坐下,在那里拭泪。包兴看了,又是不忍,又觉纳闷。早

已听见楼梯响处,上来了一个老头儿,眼似銮铃,一眼看见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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